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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12月24日电（记者 陈泽安 李子越）

据日本共同社 24 日报道，日本长崎 4 个核爆受害

者团体的代表当天举行记者会，就日本首相官邸

一名高官有关“日本应拥有核武器”的错误言论

发表抗议声明，并呼吁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

则”。

声明指出，“日本拥核论”是在践踏核爆受害

者从苦难年代走过来的 80 年历程，不可接受。声

明还呼吁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并转变依

赖核威慑的安全保障政策。

报道说，长崎县和平运动中心核爆受害者联

络协议会负责人川副忠子表示，相关言论可能会

让日本成为被世界疏远的国家，日本首相高市早

苗本人应摒弃“日本拥核论”。长崎核爆受害者协

议会负责人田中重光表示，绝不允许日本成为核

加害国，要遏制这一趋势。

日本首相官邸一名负责安全保障政策的高官

18日扬言“日本应拥有核武器”，引发多方批评。

新华社首尔12月 24日电（记者 张粲 陆睿）

据韩联社报道，二战时期被日军强制征兵的部分

韩籍遇难者遗属 23 日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日本靖国神社撤下未经同意合祀的先

人牌位，并向日本政府及靖国神社索赔 8.8 亿韩

元（约合 420 万元人民币）。

韩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和太平洋战争受害者

赔偿推进会当天在首尔举行记者会并发布上述

消息。据报道，共有 10 名韩籍军人及军属遗属作

为原告，要求靖国神社在记载死者姓名和死亡日

期的“祭神名簿”和“祭神名票”中删除其祖辈姓

名。这是被日军强制征兵的韩籍遇难者遗属首次

就取消靖国神社合祀问题向韩国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代理人团表示，对遗属而言，被合祀于

靖国神社并非单纯的宗教仪式，而是将遇难者纳

入美化侵略战争叙事框架的加害行为，侵害了遗

属以自身方式追悼故人的权利。代理人指出，日

本政府强征韩籍人员参战并导致其遇难，还向靖

国神社提供相关个人信息，侵犯了遗属的人格

权、宗教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

靖国神社供奉有 14 名二战甲级战犯，是日本

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

据悉，日据时期被强征的 2万余名韩籍人员亦被合

祀于该神社。相关情况上世纪 90年代被曝光后，遇

难者遗属曾两次向日本法院提起取消合祀的诉

讼，但均被以“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驳回。今年 9月，

有 6名遗属再次向日本法院提起相关诉讼。

日本民众12月 23日晚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

误言论，并批评首相官邸负责安保政策的官员有关“拥核”的言论。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 摄

长崎核爆受害者团体抗议“日本拥核”言论

被日强征韩籍军人遗属起诉靖国神社

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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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栈桥，每天都

在用日本刀斩杀或射杀中国败残兵或伤兵，并且

把尸体全部抛入扬子江冲走，真痛快”——12 月

初，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

2025 年新征文物史料。在侵华日军士兵写给父亲

的信中，屠杀竟如游戏般愉悦，揭露出军国主义

泯灭人性的残暴。

不久前，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在展陈

翻新计划中提出，意欲将现有资料中的“南京大

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将“侵略”改为“进入”，遭

到一些长崎市民的坚决反对。市民团体成员关口

达夫说：“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各国民众假如

看到‘侵略’改为‘进入’，只会认为日本企图掩盖

负面历史。”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特殊年份，作

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本应深刻反省军国主义犯

下的战争罪行。然而，日本一些人和势力不仅变

本加厉地对侵略罪恶进行掩盖、美化与翻案，甚

至妄图推动军国主义借尸还魂。这种与国际社会

历史认知背道而驰的错误行径，严重违背国际共

识与人类良知，严重危害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

（一）

11 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公

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

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 1945 年日本战败以

来，该国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鼓吹所谓“台湾

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

联，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达试图武装介入的野

心，更是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这样的露骨

越线挑衅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余毒未消的

本质。

在日语语境中，“有事”意为“紧急情况”“重

大危机”。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军国主义

辞典中的惯用话术。

1894 年，日本声称朝鲜半岛出现“危机”威胁

日本安全，出兵朝鲜继而发动甲午战争；

1904 年，日本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动向认作

“危机”事态，偷袭驻扎在中国旅顺港的沙俄太平

洋舰队，并占领中国东北南部地区；

1931 年，日本以“行使自卫权”为由悍然制造

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1937 年，日本借“华北危机”酿成七七事变，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紧随的是“八一三”事变、南

京大屠杀；

1941 年，日本将“是否袭击珍珠港”视为“威

胁日本存亡”，点燃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

…………

每当日本军国主义想要侵略扩张，都会先将

自己装扮为受人压迫、退无可退的形象，颠倒黑

白地动员国内支持。一旦时机成熟，则会不认对

手、不计后果、不宣而战、不择手段。日本现职领

导人，敢于堂而皇之妄言妄行，其背后正是军国

主义基因在作祟。

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

主导力量，也是战后右翼势力的思想根基。近代

以来，天皇中心主义、武士道和神道教等精神结

构中的糟粕，被日本统治集团系统性利用与重

塑，又进一步结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西方思想

的糟粕，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

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体系中，“皇国史观”突

出天皇神性，主张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优越

于其他民族，有权统治其他民族；武士作为一个

特殊阶层被废除，但武士道精神却被推广为全民

道德，扭曲为对战争的狂热和对生命、死亡的漠

视，以及对战争发动者的无条件愚忠；从西方引

进的社会进化论则异化为“弱肉强食”理论，为对

外侵略和殖民扩张提供“科学依据”。

日本军国主义与武士道精神的异化密不可

分。武士是日本封建社会特殊的阶层，多为封建

领主的家臣。有研究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日

本统治集团看来，武士道精神最大的利用价值是

一种“奴道”。武士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就是“为主

家”：第一是拥护主人，第二是拥护自己的家和生

存。为此哪怕做出“复仇”“切腹”等极端行为，极

尽残忍手段他虐自虐，仍然都是武士“与高贵身

份相伴随的义务”。

同时，军国主义的形成，必然不能只停留于思

想和文化，一定要形成一种制度。在这一过程中，

“义勇奉公”等武士的最高原则，又被拿出来作为

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润滑油，进行全民动员。

从 1882 年颁布《军人敕谕》，强调军人要尚武

勇、尽忠节，成为对外扩张、对内统治的暴力机

器；到 1890 年颁布《教育敕语》，将“忠君爱国”确

立为教育核心，推行皇民教化和奴化教育，使民

众绝对尊崇天皇、服从国家战争意志；再到明治

维新后，日本政府强推武士道德全民化，使其化

为全体国民效忠天皇的公德；直至 1900 年，时任

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制定“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赋予军部

不受内阁制约的特权……武士道就这样一步步

被异化为驱动战争机器的意识形态引擎，成为日

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衍生出军

国主义三大狰狞特征。

一是侵略战争神圣化。日本历史学家木坂顺

一郎曾发问：“对于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日

本民众为什么不加以反对？那些主动选择毁灭之

路的士兵们、参加惨不忍睹的大屠杀的男人们、

高呼万岁把丈夫和儿子送上前线的女人们、饥肠

辘辘地在工厂为生产武器而拼命干活的学徒工

们——他们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支持这场战争？”

答案就是，军国主义将侵略战争神圣化。建立于

明治时期的靖国神社，就是这样的军国主义招魂

之所。在这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奉为

“神灵”，残酷的杀戮被描绘成神圣的献祭。日本

军国主义利用这种“国家神道”的宗教装置，将战

死者神格化，诱骗一代代日本人甘愿沦为战争的

炮灰和祭品。

二是鼓吹种族优劣论。太平洋战争之初，日

军在攻占新加坡后公然宣称：“日本是照亮世界

和平的太阳。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

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千

年炽热的历史。”而针对日军在中国进行的野蛮

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曾明确记载了

军国主义的歪理邪说——“日军的首脑认为这场

战争是‘膺惩’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

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所以为

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神道教铸就的民族优越

感 ，被 军 国 主 义 用 来 鼓 吹“ 人 种 差 异 ”“ 优 胜 劣

汰”，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生存发展论”“生存

自卫论”，炮制太平洋战争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

战争”“解放亚洲各民族的战争”等谬论，作为侵

略奴役其他国家的思想武器。

三是漠视生命，轻启战端。在日本军国主义即

将失败的 1945年，日军大本营还下达“决号作战准

备纲要”，意图“一亿玉碎”，负隅顽抗。武士道精神

推崇“向死而狂”，在军国主义的操弄下，所谓的

“死之觉悟”，演变成了对侵略毫无底线和不计代

价的贪婪与冒险。早在幕末时期，代表极端民族主

义的“变革先驱”吉田松阴就抛出了“得失互偿

论”，主张“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

鲜和满洲补偿之”。这一理论迅速被山县有朋等人

奉为圭臬，并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

论，将日本的国家安全边界无限外推，认为只要

“利益线”受阻，便可轻启战端。今天日本一些人动

辄把包括台海在内的地区归为日本的“新生命

线”，同 20世纪初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侵华战争炮制

“满蒙生命线论”的行径臭味相通、如出一辙。

日本军国主义的演变，是国家机器逐步被军事

独裁势力侵蚀，进而彻底绑架全体国民的“癌变”。

而日本军国主义在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孽生，演变出

一部充满了血腥与罪恶的扩张史，给亚洲和世界带

来了深重灾难。正是鉴于日本军国主义给人类带来

的巨大浩劫，战后日本才被明确剥夺其交战权，从

制度上铲除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土壤。

（二）

百年前的日本军国主义话术在今日重现国

际社会，不禁引发人们追问——当年对日本军国

主义的历史清算是否彻底？

80 年前，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但

在伴着电波杂音播出的《终战诏书》中，并未出现

“投降”的字眼。日本在战胜国的安排下选择了放

弃交战权的和平道路，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人民

的拥护，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新接纳。然而，战

后的日本没有对军国主义完成彻底清算，从官方

到民间不断滋生着种种反动和危险的思潮，甚至

形成有计划的行动，这种披着“和平国家”外衣的

“新军国主义”，逐渐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真正危

险所在。

战后“新军国主义”的丑陋表演有各种舞台，

靖国神社无疑是最为典型的地方。作为日本军国

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重要象征，

靖国神社反倒成了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并深刻反

省侵略历史的“照妖镜”。

多年来，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日本右翼势力

和政客推动“新军国主义”崛起的重要政治举动。

有人在这里高呼“光荣回到靖国神社”，再现欢送

侵略者出征的场景；有人在这里纪念“为国捐躯

的英灵”，故意同别国纪念卫国烈士混为一谈；有

人满口讲着和平，却在这里主张“死者无罪论”，

逃避加害责任；还有人做出理解“受伤害国家人

民感情”的样子，明明是首相，却以“个人行为”为

战犯招魂；更有人自己长期坚持参拜，还推动更

多日本政要乃至日本天皇参拜，散布靖国神社所

承载的军国主义思想。早在 2007 年 8 月，高市早

苗就以安倍晋三内阁阁僚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此

后她成为靖国神社的常客。记录显示，从 2014 年

至今，高市早苗共参拜靖国神社超过 10 次。

在日本“新军国主义”势力的鼓噪下，武士道

精神中的痼疾又再次被改造利用，军国主义思想

的变种层出不穷。右翼势力奉“皇国史观”为核心

价值，武士不可对天皇“不恭”，战争苦果“不能不

由全体国民品尝”，“一亿国民总忏悔”可以，却不

许任何具体的人或群体服罪担责；战犯提前释放，

摇身变为“保存国体而忍辱负重”的义士，在日本政

坛形成“军国主义遗族政治”链条；“大和民族优越

论”分解潜藏于“正常国家”“主导亚洲”“盟友价值”

“日本无罪”等主张之中；大肆宣扬“玉碎”“神风”乃

至“三光”“百人斩”等均是武士道精神体现，用悲情

色彩涂抹战争，用“英雄叙事”替换罪恶……军国

主义思想在战后流毒蔓延，逐步形成了日本危险

行动的政治风向和社会土壤。

政 治 上 ，“ 新 军 国 主 义 ”不 断 架 空“ 和 平 宪

法”，加速推动社会右倾化。长期以来，借追求“正

常国家”之名，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核心精

神被日本右翼势力层层架空，“专守防卫”原则名

存实亡，“无核三原则”岌岌可危，“武器出口三原

则”等战后约束日本军国主义的限制性规范接连

被突破。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体制特别是交战

权限制的束缚，朝着“军事大国”迈进。

军事上，“新军国主义”打着“自主防卫”的幌

子，行穷兵黩武之实，将日本打造为极具进攻性

的“能战国家”。日本国会近日通过 2025 财年补充

预算案，追加 1.1 万亿日元防卫相关费用，使其年

度防卫费总额推高至创纪录的约 11 万亿日元。自

卫队军衔名称计划于 2026 财年变更，被日本殖民

和侵略的国家最痛恨的“大佐”等称谓都要改回

来。自民党内部人士声称，应摒弃以往刻意回避

军事术语的“非必要”习惯，通过明确称谓强化自

卫队的“国防组织”定位。高市早苗此前亦公开表

态，称日本应将自卫队正式升格为国防军。近年

来，日本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向自主进攻型加

速转向，当前自卫队已具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

力。无论名与实，日本在多个领域实现了突破战

后体制束缚的危险动向。

文化上，“新军国主义”持续推动历史修正主

义叙事，企图通过教育洗脑毒化日本年轻一代。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多次推动

篡改历史教科书表述，否定或美化侵略战争，声

称“南京大屠杀虚构”“存在争议”。今年 4 月起，日

本全国初中陆续启用新版教材，在多数教材中，

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或用“南京事件”一笔带

过，对加害者身份避而不谈；或在脚注中稍有提

及“南京大屠杀”，却抛出“受害人数尚无定论，仍

在研究中”的论调，公然否认国际社会公认的历

史事实。

外交上，“新军国主义”一面以“地区安全维

护者”自居，一面又频频挑起争端。近年来，日本

摒弃了战后以和平主义存世的立身之本，在台

海、南海等问题上蓄意煽风点火，通过强化与美

英澳等国的同盟、准同盟关系，刻意挑动地区阵

营对抗。这种以威慑替代协商的行事逻辑，与战

前日本以“生命线”“利益线”为名推行的扩张政

策毫无二致。先是故意挑起争端、人为制造和煽

动“威胁”，再以此转移国内矛盾、增加个人支持

率，越来越成为近年来日本政客为稳定执政基础

而屡试不爽的基本操作。

更值得警惕的是，旧军国主义用来蛊惑日本

国民“奔赴战场，敢于为天皇奉献生命”的《教育敕

语》又粉墨登场。安倍内阁时期，日本政府通过答

辩书，宣称不排除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的

可能性。《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认为，这可看作是政

府“企图回归战前价值观”行动的一环。有媒体曾

在 2017 年曝光，当时与安倍晋三关系密切的右翼

团体开办的幼儿园，强制要求幼儿背诵《教育敕

语》。高市早苗自幼便熟读《教育敕语》，早年间更

曾公开赞赏《教育敕语》，称其非常“精彩”。可以看

出，高市早苗不仅在武力涉台上表现出军国主义

思想倾向，在思想教育领域同样积极推动历史修

正主义教育政策，恢复战前军国主义价值观和强

化“爱国”意识形态，系统继承了军国主义基因。

（三）

很多学者都曾对比研究过战后对日本和德

国的不同处置：一是德国战后为盟军共同占领，

日本则为美军以盟军名义独占；二是德国和国际

社会对纳粹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而日本从战

争发动者，到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以及国家责任

等层面的清算均不彻底；三是战后存在排斥二战

重要当事方的对日单独媾和，后又在安保合作名

义下，事实上为日本动武解套和松绑。

有学者指出，未被切断的权力传承链条，让

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休眠火山。战后日本高度承接

了战前的政治势力。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侵略

历史，意图摆脱“战败国”身份，同企图淡化侵略

行径的历史修正主义形成内在勾连，推动突破

“和平宪法”和战后国际秩序束缚，为军国主义死

灰复燃埋下邪恶伏笔。

在战后 80 年的演变中，日本右翼政客为军国

主义披上“民主”“法制”“安全”的虚假外衣，捏造

了一套自相矛盾的“新军国主义”逻辑。

“新军国主义”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冲击。日

本在台湾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深重历史罪责。

台湾本来“无事”，因日本侵略殖民才“有事”。日

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中

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明确对台湾问题作出政治承

诺。高市早苗的言行无视日本既有承诺，严重损

害中日互信基础，不仅引发中方的强烈抗议、严

正交涉和反制，也受到包括多位日本前首相在内

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的反对和批评。

“新军国主义”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恶劣影

响。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高市

早苗奉行历史修正主义政策，日方发表大量反俄

言论，与其声称的对俄关系正常化意愿互相矛

盾；韩国政府对高市早苗声称独岛（日方称竹岛）

是日本“固有领土”表示严正抗议，并暂停了原定

于 11 月举行的韩日联合演习。鉴于日本“新军国

主义”的内核是全面突破以美、苏、中、英、法五大

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哪怕对美国等日本盟

友来说，实有养虎为患之虞。

“新军国主义”对日本和日本人民产生实质

损害。日本议员山本太郎指出，与中国发生矛盾，

日本是没有未来的。对抗一旦升级为冲突，日本

根本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和人口支撑大规模战

争，更没有足够的经济缓冲链条，整个国家的运

转都会轻易受挫。随着日本 2026 年防卫预算再创

新高，日本民众愤怒地将这一造成增税、削减民

生支出的政府行为称为“减寿大军扩”。

日本《东京新闻》称，一个国家若不能正确对待

历史，也难以把握未来，而高市早苗正带领日本走

进一场危险赌局。不惜轻言战争威胁地区安全的政

客终将为千夫所指，不惜牺牲本国国民福祉也要强

军扩武的“新军国主义者”终将难逃覆灭下场。

（四）

“时机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

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而将日本帝国陷于完

全毁灭之境之军人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80年前，《波茨坦公告》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

依然发人深省，也依然是当今日本需要正视和回答

的问题。军国主义阴魂能否从日本彻底清除，关乎

日本国家与国民如何立足并取信于国际社会。

德国对待纳粹的做法，是日本的一面镜子。

就在本月，德国政府宣布将在柏林新建一座纪念

碑，以纪念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暴政下的波兰受害

者，并归还一批二战期间德方侵占的波兰文物。

“铭记历史，正视过去永无止境。德国始终恪守其

历史责任。”德国总理默茨的表态，是德国社会在

二战后一系列深刻反思的延续，这也是德国重新

赢得国际接纳与信任的重要原因。

反观日本右翼势力，不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

罪责缺乏反思，甚至还同日本新纳粹代表人物合

影，为美化希特勒书籍写推荐语。前首相麻生太

郎更曾公然表示“日本应效仿二战前德国纳粹做

法，在安静的环境中推动实现修宪”。试想，如果

这些人在欧洲有如此言行，定将声名狼藉从政无

望，甚至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言

行在日本还得到相当民调支持。不久前，日本足

球运动员三笘薰手持二战日本军官小野田宽郎

的照片，在英国参加了一场关于一战的纪念活

动，引发强烈批评。小野田宽郎被称作日军“最后

投降的兵”，曾在菲律宾犯下滔天罪行，但多年来

被日本包装成所谓“战争受害者”“忠诚坚韧的民

族英雄”。这个至死没有悔改的军国主义者，如今

竟作为和平活动的宣传物料登陆欧洲，足见军国

主义的毒害和麻痹之深，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

后国际秩序之紧迫。

台湾问题更是如此。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

会不可动摇的普遍共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

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不仅把日本

当年“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明确了中国对台湾

的主权，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成果，构成

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近期在中国大陆首

次以上下部形式上映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将

1930 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搬上银幕，史诗般

还原了台湾人民血性抗日的历史。当年，英勇的中

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中国人民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如磐石，意志坚不可

摧，能力今非昔比。中方绝不允许日本右翼势力开

历史倒车，绝不允许外部势力染指中国台湾地区，

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国际社会需要看清，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错

误言行，绝非意外偶然。近些年日本防卫费十三

连增，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多次放宽武器出口

限制，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图谋修改

“无核三原则”等，一步步掏空《开罗宣言》和《波

茨坦公告》对日明确规定的条款，违背自身在日

本宪法中所作承诺，“新军国主义”不再是暗流，

正实实在在威胁全球和平发展。

如果高市早苗之流的言行得不到纠正，将给

其他国家树立恶劣先例，一些势力或将跟风效

仿，挑战既定国际规则和秩序。这不仅会侵蚀国

际治理的根基，更可能对全球的主权平等、不干

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造成冲击，影响更广

泛地区的和平稳定。

任由“新军国主义”放出牢笼，终将危害全世

界。九一八事变直接策划者、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

在《最终战争论》中构建了一个疯狂的战略理论：

世界主要可以分作美国、欧洲、苏联、日本四个集

团，世界终将爆发一场决定性的大规模战争。日本

必须通过工业化、军事化与社会整合来准备这一

场同美国的“最终决战”，完成世界大一统。军国主

义者具有顽固的宿命色彩，认为战争不是人类选

择的结果，而是历史不可避免的洪流；军国主义者

具有疯狂的赌徒心态，哪怕是面对十倍于己的对

手，也要“赌上国运”不惜全民战争。

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

荣曾留下忧心忡忡的政治遗嘱：“只要参加过那

场战争的人还处在国家中枢，这个国家就没什么

大问题；等我们都走了，才是可怕的时候。”随着

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加剧，这些政治预言

正面临变为现实的巨大风险。

11 月 21 日，中国代表致函联合国，强调高市

早苗有关言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是对 14 亿多中国

人民和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人民的公然

挑衅；11 月 24 日，日本致函联合国无理狡辩，称其

防卫基本方针是“专守防卫”的被动防御战略，并

对中方无端指责、倒打一耙；12 月 1 日，中国再次

致函联合国，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高市早苗

却把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与“台湾有事”相关

联，暗示对中国动用武力，这显然超出了日方所

谓“专守防卫”“被动防御”的范畴，日方的说法自

相矛盾，是在欺骗国际社会。该函作为联合国大

会正式文件，向全体会员国散发，法国、俄罗斯、

南非、柬埔寨、越南、老挝、西班牙、乌干达、土耳

其、缅甸、泰国、哥伦比亚等国都发表声明，坚定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多月来，高市早苗和日本外交部门仍在

试图用“一贯立场”来搪塞敷衍。与此同时，一段

高市早苗年轻时在国会质问日本时任首相村山

富市的视频在互联网持续热传。“你认为哪些行

为是侵略行为？”“你所说的过错具体是什么？”她

当年胡搅蛮缠的提问，正适合反过来问问如今避

重就轻的自己。日本的“一贯立场”究竟是什么立

场？你对于日本侵略殖民又是什么立场？你能不

能去联合国讲一讲，怎么看待和肃清军国主义？

“吾人决不许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

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中英美三国 80 年前劝

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

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也是当今国

际社会不容日本开历史倒车的呼声。日本军国主

义阴魂不散，是一个真实而紧迫的现实危机。如

果日方一意孤行、一错再错，一切主张正义的国

家和人民，都有权利对日本的历史罪行进行再清

算，都有责任坚决阻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这是国际社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底线，也

是日本自身能否存续和平发展的原则底线。唯有

如此，方能实现“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

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伟大愿景。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4 日电 载 12 月 25 日

《人民日报》）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寰宇平


